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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赞美够了椰子
赞美够了桃子
谁能见过
茫茫的戈壁沙漠上
那一团团骆驼蓬
在干热的风沙里
不急不躁
开着几朵鹅黄的小花

风鼓足一口气
想把它吹走
可怎么也摘不下这顶皇冠

它是戈壁沙漠里的公主
在阳光的照耀下
把这里的春天扮靓

嘤嘤嗡嗡的小蜜蜂
在骆驼蓬开的小花上飞来飞去
填补着风停下来的空白
一些平常不认识的小昆虫
喜欢在太阳回家的时候
出来散步
它们实在渴了
等雨的到来

秋天不知不觉来了
骆驼蓬结下一串串小浆果
像一串串铃铛
摇响了戈壁沙漠的千里风光
摘一颗放在嘴里尝尝吧
暗紫的汁液把我的唇涂红
酸中泛甜的味道
是戈壁中最美的珍馐
而那些日渐成熟的骆驼刺
兴致勃勃地在旷野里跑来跑去
把蚂蚁一样黑黑的籽儿

洒遍东南西北

戈壁沙漠在哪里
骆驼蓬就生长在哪里
执手相看泪眼
此生无语凝噎
这是多么浪漫的情怀
又是多么誓死的忠诚
我终于明白
只要有信念
就算是再孤独的灵魂
也会有幸福的微笑

甲：刚才的歌声真好听，
乙：以为当年的郭兰英，
丙：我们上来四个人，
丁：说防洪。?

甲：天义昌种地不奇怪，
乙：庄户种在国堤外，
丙：几万亩葵花和玉米，
丁：河头地。?

甲：玉茭不浪尺数长，
乙：葵花陀螺满瓤瓤，
丙：站在坝上望一望，
丁：好庄稼。

?
甲：呼啦啦的西风水流东，
乙：风大浪急雨不停，
丙：二不流河水淘河塄，?
丁：吓死人。

甲：今年的洪水实在猛，
乙：淹了东村淹西村，
丙：万一黄河决了堤，
丁：没收成。?

甲：四万亩庄户三千多人，

乙：家家户户都闹心，
丙：全看我们的领头人，
丁：行不行？?

甲：先说书记白布仁，
乙：吃不香来睡不稳，
丙：又问暖来又问冷，
丁：贴心人。?

甲：再说政府高苏木，
乙：合理安排巧调度，
丙：又给财来又给物，
丁：好苏木。

甲：一面面红旗迎风飘，
乙：主题党日开得好，
丙：娜书记讲话鼓干劲，
丁：涨精神。

甲：张二亮，好书记，
乙：胆又大来心又细，
丙：调来人马调机器，
丁：有能力。

甲：妇女干部叫张月，

乙：一心一意为社员，
丙：舍了辛苦又舍钱，
丁：好党员。

甲：新任村委李候小，
乙：任劳任怨干劲高，
丙：死守防洪第一线，
丁：品行好。

甲：张拉玉，腿真快，
乙：又出点子又出力，
丙：敢和领导发脾气，
丁：猛张飞。

甲：岳云兵，岳四楞，
乙：兄弟二人挺抗硬，
丙：泥里头滚来水里头进，
丁：不要命。?

甲：李明亮高金蛇王林如，
乙：胡丽芳王海李保荣，
丙：王德义翟贵福李建军……
丁：数不清。

甲：我们农民智慧高，
乙：水来土挡有高招，

丙：塑料布垫底压沙包，
丁：防得牢。?

甲：因为有了好领导，
乙：加上群众干劲高，
丙：才有今年好收成，
丁：实在嬲。

甲：说到这里停一停，
乙：还有一位领路人，
丙：海关驻村工作队，
丁：郝建平。

甲：又出钱来又出工，
乙：又扶贫来又防洪，
丙：送吃送喝送真情，
丁：一家人。

甲：一是党的政策好，
乙：二是有了好领导，
丙：三是上下一条心，
丁：有干劲。?

甲：打渔划划渡口船，
乙：防洪的故事说不完，
丙：后面的节目更精彩，
丁：向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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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梁外和大凉山，一个大西北，
一个大西南，远隔千山万水，似乎是
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方，今天却
被我写在了一起。

西梁外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
它是内蒙古达拉特旗人对本旗西部
黄河冲击平原以南丘陵地区的一个
俗称。包括高头窑、青达门、呼斯梁、
荄蓿 图等四个乡，撤乡并镇后这些

地方分别划归了沿河的乡镇。

我对西梁外的最初印象缘自
40 年前，那时候我在达旗唯一的国
营照相馆工作，为偏远地区的农村
学校照毕业相是当年服务行业的任

荄务之一，下乡过程中西梁外的蓿
图给我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可
以说这里当年是全旗最偏远、最荒
凉、最落后的一个地方。

我们一大早从旗里坐上大客
车，中午过后到达了高头

荄窑，而从高头窑到蓿 图是
隔日才通一班车，为了赶时
间，我们搭乘了一辆拉炭的
拖拉机，坐在装满大炭的拖

滿斗上，举目四望， 眼荒凉。
日头偏西时终于摇晃到了
目的地 -- 荄蓿 图公社所
在地的大井学校。

名曰大井却没有水井。
坐了半天的炭车，满脸煤污
沙尘，学校老师一见面就嘱
咐我们，洗脸时要节约用
水，因为这里用的水都是从
十几里外拉回来的。天色渐
暗，外面响起了柴油机发电
的声音，老师告诉我们，早
点休息，晚上 10 点就停电
了。

八十年代我在达拉特
电视台当记者，有一年天大
旱，我们去西梁外拍摄旱情
汇报专题片，七八月份了，

荄蓿 图地里的粪堆未撒。我们只能
在两处地方看到绿色，一处是多年
的大树，一个是村民门前种的几平
方大小的菜地。还有一个画面至今
难忘，因为吃水困难，人匹马夫拉一
次很不容易，每户人家盛水的缸特
别多，有人编了句顺口溜，" 穷的要
甚没甚，进门一溜大瓮 " 。

2018 年金秋时节，为拍摄全旗
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画刊图片，
我和影友又来到了西梁外，这个地

荄方叫黄母哈日村，原属蓿 图乡，撤
乡并镇后划归了恩格贝镇。

镇里的小石领着我们下车拍摄
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放
眼望去，高压输电线银光闪闪，自动
喷灌机像长龙静卧，一片片平展的
土地上人声鼎沸，一台台马铃薯收
储机穿梭不断，一排排装满马铃薯
的彩色编织袋像士兵一样整齐列队

伸向远方。
这就是当年偏远而荒凉的西梁

外吗？

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土地上忙
着装马铃薯的人们竟然是来自大凉
山的彝族人。

我们知道，大凉山位于四川省
西南部，1935 年红军长征经过凉山，
巧渡金沙江、召开会理会议、举行彝
海结盟，留下了不少红色的故事。凉
山 1950 年解放，1952 年成立凉山彝
族自治州。然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
腹心地区，因其特殊的历史、社会、
地理等原因，1956 年实行民主改革
前仍然保持着完整的奴隶社会制
度，这在世界上也实属罕见，被专家
学者作为研究人类奴隶社会形态的
活化石。

我没有去过大凉山，但在我过

凉 凉去的印象中， 山就是偏远， 山就
凉 凉是封闭， 山就是落后，当然， 山

也是神秘的。近年来不少摄影人常
去凉山采风拍片，而我看到的摄影

黒作品也大多是 白和灰色的，似乎
黒白灰就是凉山彝族人的生活底
色。

然而，在今天的西梁外，我却真
真切切看到了彝族人生活中的色
彩。他们告诉我，他们来这里打工已
经是第三个年头了，有经纪人组织，
今年来了近 100 人，一般秋季来干
一个月左右，干完就回去了。在我的
镜头中，他们的服饰丰富多彩，他们
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来黄母哈日村种植马铃薯的是
一家双星现代农牧业公司，他们承
包了村民 3000 亩土地，承包期 30
年，然后打井上电，机械化耕作，种
植马铃薯和红葱。当地村民既能分

到土地承包费，自己还
另有土地耕种，生活滋
润不缺钱，季节性的打
工活也就不屑一顾了。
双星公司经理告诉我，
装一袋马铃薯公司支付
一块三毛钱工资，经纪
人要从中抽一点，但这
些彝族人很满意，因为
他们的总体收入都很可

缷观，据说装 车的小伙
子有的一天最高能挣到
五六百元。

今 年是改 革开放
40 周年，不少媒体推出
了《我身边的变化》等栏
目。
西梁外变了，从无电缺
水到自动喷灌。大凉山
的彝族人也在变，走出
封闭的大山，走向外面
多彩的世界。这些不就
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变
化吗？

闲翻网页，竟然进了元代诗人王冕的主
页。读《楚汉两城》，见有“徘徊望尽东南地，芦
苇萧萧野水黄”的句子，与故乡有似曾相识的
感觉。

离我家老屋东南约一公里处，有一片沼
泽地，当地人叫大淖儿。那里春可“刨”鸿雁，
夏可捡鸟蛋，秋可掰蒲棒，冬可揭“干锅”，真
得是：当年记忆撒，老来犹难忘。

北方下雪是常事，且来得也早，所谓：“北
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有时那雪
下起来连绵不绝，“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
梦不成”。雪停日出，寒光刺目，冷风钻身，冰
水浸鞋，即使把“红旗冻不翻”了，也得打扫
去，先是檐台前，再是通往厕所的路，后是通
往水井的路......至于通往学校的路，则需要学
生们的嫩脚丫踩去。所以，我对故乡的冬雪素
无好感，只觉得“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
恨难裁。”然而，春雪就不一样了。乍暖还寒
里，翠鸟穿林，北雁翱天，此时若能来一场“大
似落鹅毛，密如飘玉屑”的春雪，自是白雪不
嫌春色晚呢！因为那些赋闲了多时的煞拍子、
煞绳就有了用武之地。剪来马尾毛，捻成细细
的套，后面拽上绵球，扎进用高梁秸衲就的拍
子或者麻绳缝隙里，煞拍子、煞绳就做好了。
还须从米缸、粮仓里偷些诱饵出来。扫开一片
雪，把煞拍子、煞绳埋进土里去，煞头微露，撒
上诱饵，只等鸟儿们上“钩”......那时没有保护
动物的意识，也没读过什么“谁道群生性命
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
中望母归”之类的，以“好玩儿”为要！春雪若
能下在晚间，你必能看见早晨一群一伙向着
大淖儿进发的半大小子：踏着白雪，哈着白
雾，带着两耳垂肩的棉帽，怀里抱着长杆子，
趔趔趄趄地向着东南去......前些时天气暖和，
冰上消开一个一个的窟窿，引得鸿雁到里面
觅食、歇脚、过夜。突然，老天变脸，气温骤降，
大雪将鸿雁“闷”死在窟窿里。于是，半大小子
们就用长杆探呀、捅呀、刨呀的。若能找着几
只，一顿美美的野味儿就足以慰藉胃口了......

冰消雪融，四方汇流，大淖儿变成了明汪
汪的一面镜子，周围芦苇“噌噌”地长，迅速给

“镜子”装上了框。水鸟在空中盘旋着、在水面
起落着...... 不知这些精灵们是否“一日四五
照，自言美倾城”呢？夏天恍惚之间就来了，半
大小子们的好日子也到了。生产队为节省劳
力，鼓励学生放学后再放马去，半天 3 个工
分。学生们经过上午的“斗私批修”后，匆匆地
往家里赶，随便扒拉几口饭就骑马出发了。为
防意外，马自然是上了“绊子”的，“哒啦，哒
啦......”，铁环与铁环的撞击声传向远方。那
时，大淖儿里鲜有种庄稼的，即使有，也是生
产队的。草嫩水美，马似乎对它也没兴趣，所

以你也不必担心马会吃庄稼
去。马到大淖儿，任务就完成
了一半儿，剩下就是钻密林、
捡鸟蛋了：大如鸡蛋的，小如
指甲盖儿的......运气好的话，
一下午捡个斤数八两的。斜
阳西下，余晖染红了半个天，
腆着大肚子的马儿载着少年
的梦追日去......

有那么几年，大淖儿的
核心区用铁丝网围了起来，
不让开垦和放牧。夏末秋
初，还未到“桑麻夹岸收战
尘”的时候，已是“芦苇成林
出渔户”了。瞅准哪里是坑
儿，四周围起坝来，将中间
的水向外“攉”出去，一条条
的“红拐子”就欢蹦乱跳地
现身了......家乡鲫鱼美是远
近出名的。还未等到把大淖
儿里的鱼打完，芦苇头上就
飞“白鸟”了。随着大喇叭里
一声长长的“放———闭———
地———啦！”牛车、驴车、马

搧车、骡子车载着镰刀、 镰、
西瓜、月饼，还有大闺女、小
媳妇、老头子、老太太......向
大淖儿出发了。“二八小子”
自然是少不了的，坐在车的

囎囎最前面，甩着“脆各 ”的鞭子，满足着驾
驭的欲望......那时的干芦苇就很贵，大约一
斤二、三分钱，因为它不仅是饲喂的好草，
也是造纸的好料。尽管已经“分田到户”，依
然需要全家动员、抓住时机，加紧收割，“高
过屋”的芦苇烂死就不值钱了！干处翠绿
尽，湿地嫣红现，尺把长的蒲棒招摇着，引
得孩子们脱鞋挽裤......它不仅是玩具，也是
填充枕芯的好材料。悠闲日月长，忙碌时光
短，你不用品味什么“风吹雨”去，“铁马冰
河”早已入梦了......

冬天的大淖儿是个“冷美人”，表面上“百
泉冻皆咽，我吟寒更切”，实际上暗流涌春心，
只是君不知罢了。凛凛的冰面，“嘎———
嘎———”地脆响，让人浑身颤栗。你若真得走
上去了，除了小心不要滑倒，还是稳妥的......
冬天的大淖儿，寂寞是暂时的。春节临近，坑
坑洼洼里的水也冻干了，保了鲜的“红拐子”
正是待客的佳肴。穿上水靴、戴好绵帽，手擎
铁钎，肩挎箩筐......揭“干锅”开始了。砸开厚
厚的冰层，冻晕了的鱼就“手到擒来”了......

久未回故乡了，不知“我的大淖儿”今安
否？想你，我的大淖儿......

又见到了久违的芦苇林，在公
园的一角，一片挂满晨露的芦苇林，
屹立在湖畔，蜿蜒至湖中心。我看着
它那宽嫩的绿叶，浅白的苇穗，挺拔
直上蓝天的苇杆······顿时想起了
儿时的家乡，家乡那片叫“大淖儿”的
万 亩 草 原 和 那 一 望 无 际 的 芦 苇
林······

春天，白雪消融，万物复苏，我们
村北的万亩草原此时也充满了生机。
这里是多少年的沼泽地，多少代的芦
苇林，家乡父老都叫这片盆地为“大
淖儿”。据史料记载，当年汉元帝年间
胡汉和亲，昭君出塞就是从长安出
发，一路秦直道，穿过鄂尔多斯高原
经过这里从昭君坟古渡过黄河的。昭
君走到这里，被芦苇林里栖息的大雁
群起而围观，它们被姑娘的美丽惊呆
了，竟盘旋在上空忘记了抖动翅膀，
纷纷掉落在昭君的鞍前马后。也成就
了昭君‘落雁＂的美名。也许是多少
年沼泽地长满水草和鸟类栖息的缘
故，大淖儿里掏出的土全是长满杂草
和鸟粪化石的黑土。肥沃的土地在春
雨的滋润下长满了尖尖的、嫩嫩的芦
芽。以前曾听过四川人说的一段笑
话———春天的竹笋长得快，人蹲在地
上方便，还没提起裤子竹笋就长得顶
住屁股了。我们大淖的芦苇也一样，
几场春雨过后，伴随着布谷鸟的催耕
声，芦芽“叭叭”的破土了，芦草摇曳，
芦叶翠绿修长。举目四望，草原已变
成一片绿色的海洋。清风吹过，芦叶
沙沙作响，和远道而来栖息的候鸟欢
叫声遥相呼应，演奏着一曲春天的乐
章······风吹草底的芦苇林啊，你总
是给人好心情。

夏天，这里成了我儿时玩耍的
乐园，每到这时，不是把芦根制成笛
子吹，就是小伙伴们在这无边无际的
草甸子里捉迷藏、挖苦菜、寻鸟蛋。这
里的苦菜长得又嫩又大，人吃、喂猪
都是上等佳肴。现在才知道，苦菜不
但味道鲜美，还是难得的中药，是哮
喘、痨病的克星。最有趣的要数寻鸟
蛋了，几个孩子在两三米高的芦苇林
里分头寻鸟蛋，互相望不见头顶。这
里的飞鸟真多，春天有白天鹅、大雁、
百灵鸟；夏天有老牛头、炸啦啦、捞鱼

蝶儿、野鸭子等等。它们白天在草甸
子旁的乌兰淖儿水库里觅食，晚上就
在茫茫的芦苇林里栖息、繁殖。这些
小鸟也成了我们的捕捉对象。鸟蛋真
多，有大有小，最大的要数野鸭子蛋
了，和鸡蛋大小差不多，有时碰上一
窝，竟有十大几个。伙伴们在草甸里
碰的鸟蛋拿不了，就把裤子脱了，挽
住裤口，放在裤筒里背出来了。走到
水渠旁，进行筛选：把鸟蛋倒入水中，
沉入水底的都新鲜能吃、而飘在水上
的就已经快孵出小鸟了，扔掉打碎
了，竟有了血丝······可爱的芦苇林
啊，你给了我梦境般的童年。

芦苇花是开在深秋的，灰白色，
此时芦苇的叶子也蓬发出最后的一
些淡绿。金灿灿的苇杆上，摇曳着一
团团芦穗，苇絮飘飘，白茫茫一片。风
惹的花絮漫天飞舞，落下去又飘起
来。飘过房屋，飘过田野，飘向远方....
..你如果站在旁边，一定会是花落满
身啊！我爱秋天，秋天金叶纷飘，菊枫
争艳。万木霜天虽然美丽，但没有苇
穗摇曳遍地苍茫的衬托是否又太单
调了。

最为壮观的是秋天打草了，那场
面我至今难忘。茫茫的草甸子里车水
马龙 ，全乡十几个社千号人在这里打
草，也带动了周围做生意的小商小
贩，瓜果蔬菜、小吃到处都在叫卖，人
欢马叫，熙熙攘攘。大淖儿中央一条

主公路上，来往行人，进出车马排成
了一条十几里的长龙，当时在老家，
我是年年参加打草的，曾记得，那时
我常拿一把一丈多长的扇镰（所谓扇
镰，就是刀柄一丈多长，刀头是比平
常刀头大两三倍的敞口大刀），只要
站直了横扫一镰，芦苇就齐刷刷的像
扇形般倒下一片······不多久，草地
上就堆起了大小不同、数也数不清的
草垛子。不多天，草垛子也消失了，芦
草已打完拉走，仅留下了水中的苇
子········芦苇林！是这一方水土养
育了你。是你，养育了这一方人！

芦苇全身是宝，记得小时候采来
苇花充枕头，衬鞋垫儿，苇杆又可编
苇席打帘子。冬天，你又顶着呼呼狂
叫的西北风，甘为春蝉吐丝尽，愿做
红烛照人寰。孕育着来年的期盼。芦
苇林，这就是你的奉献！

时光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家
乡那片芦苇林，现在又焕发出了勃勃
生机，已作为昭君镇羽龙湖落雁滩一
个旅游景点，吸引着前来观光的城里
人。随着草原的保护，这里竟有冬季
不归的雁群栖息。＂蒹葭苍苍，白露
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我常常
吟诵着《诗经》中的诗句，回想着家乡
那一片芦苇林。也就是这片芦苇林，
常常牵挂着我们每一个出门在外的
游子，让我们为之魂牵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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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峻

(三句半)

驼蓬，我为你唱一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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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大凉山的彝族人正在西梁外装马铃薯


